
小莉：你好！
看你的故事就像看一部令人悲伤的电视

剧，我为你和你母亲的遭遇深感同情。

你和你母亲这些年受到的苦和磨难实在

太多了！你们太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生活环

境了。而能够帮你们实现这个愿望的，首先

必须是法律。

不管当初是哪些原因导致你母亲放弃了

法律的武器，而选择了逃避和逃离，并最终

走向了与法律精神相反的结

局，你母亲都需要重新回到法

律的怀抱，重新用法律解决眼

前的难题。

重婚罪有以下三个认定标

准：1. 与配偶登记结婚，与他

人又登记结婚而重婚，也即两

个法律婚的重婚；2. 与原配偶

登记结婚，与他人没有登记却

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而重婚，

此即为先法律婚，后事实婚；

3. 没有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

偶而与之登记结婚或以夫妻关

系同居而重婚。

至于你母亲和你的后爸是不是涉嫌重婚

罪，你们最好是咨询专业律师，认真听取律

师的指导意见。我不是律师，无法在法律方

面给你们明确的建议。

这里，我只能从心理的角度谈一谈你母

亲该如何正确面对家暴，以便更好地保护自

己。

女性在面临家暴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求

助。

家暴来临之时要及时报警，向警察求助。

家暴结束后，要及时向当地妇联组织求助，

以获得足够的心理支持以及更多实际的帮助。

如果对法律问题有疑惑，还要向律师求助。

如果自身面临心理上的困境（比如受到心理

创伤，心理失衡等）还要及时求助心理咨询师。

在我们当前这个法治社会，一个女性在

面临家暴的时候，如果她有效地利用了警察、

妇联组织、律师和心理咨询师这四种社会资

源，就一定能很好地解决家暴的威胁。

中国人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这

种观念很容易纵容家暴，让家暴者有恃无恐。

被家暴者一定要抛弃这种观念，大胆地揭露

家暴的恶行乃至罪行。

有些情绪极端的施暴者往往会有人格上

的某种缺陷。如果这种缺陷长期得不到解决，

离婚是唯一的选择。

至于某些男人在实施家暴之后，痛哭流

涕所做的保证，只有在痛苦中完全失去判断

力的女人才会相信！这种实施家暴之后又痛

哭流涕的人之所以还会再次实施家暴，主要

是和他的某种心理缺陷有关系。当然，你的

父亲经过了人生风雨的洗礼，也许已经改

变了许多，可以另当别论了。

如果是程度比较轻微的家暴，则需要在

给施暴者必要的惩罚（主要是心理上的惩罚）

的基础上，找出家暴的诱发因素和深层

原因，从而杜绝家暴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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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没想到，十多年后，我的生父会

找到我们，还要告我妈重婚罪。

记忆里，生父是个脾气暴躁的货车司

机，每次喝完酒都会暴打我妈和我。那时

我才 5 岁多，只记得只要他喝了酒回来，进

门都会用脚踢我，有时我躲闪不及，就会

被他一脚踢飞到桌子底下。如果，我妈来护，

他就一把揪住我妈的头发，把她拖到地上

打。所以，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妈妈的头上、

身上总是伤痕累累。

十多年前，家暴只会被当做家务事，也

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女性权益，不像

现在。妈妈娘家没什么人，爸爸欺负我们是

肆无惮忌。其实，我还有一个弟弟，但爸

爸重男轻女，基本不会动我弟弟一个手指

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妈妈去法院起诉

离婚，但那时她不懂要保存证据，法院一

调查，我爸都说是我妈摔的、碰的，邻居

也不敢做声。在他坚持不肯离婚的情况下，

法院就没有判离婚。

有一年冬天，妈妈被爸爸打晕了，整整一

夜无人问津，她醒过来趁家里无人，简单

收拾了几件衣服就带着我离家出走了。妈妈

当时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 ：“再不走，我们

会死在他手上！”

妈妈是农村妇女，没谋生的本事，她

就带着我一路流浪，拾荒为生。就这么在

外漂泊了一年后，她认识了一个腿有残疾的

拾荒男人，也是我现在的后爸。我妈看他

人比较老实憨厚，相互熟悉后，就带着我

和他一起生活，并且还生了一个弟弟。也许，

妈妈对婚姻始终有阴影，他们在一起直到

今天都没有正式登记结婚。

他们靠拾荒，供我和弟弟读书。为了躲

避我爸找到我们，妈妈和我一直没有重新

上过户口，可以说是黑户。这几年，国家人

口普查越来越严格，前阵子，为了重新上户，

不得已妈妈只能带我回老家办理迁户的手

续。

那个十多年没再见过面的人闻风而来找

到了我们。

他 60 岁了，白发苍苍的样子跟过去的

凶神恶煞已经判若两人。一看到他，我习

惯性地往我妈身后躲。没想到，他倒是“扑

通”一声跪倒在我妈面前并痛哭流涕地忏

悔。原来，我妈走后，他把老婆打跑的恶

名就传开了，没有女人敢接近他。这么多年，

他成了一个孤寡老头。听说妈妈回来了，他

一心想让我妈回去跟他过日子。

妈妈当然不愿意，他就来求我。一把

鼻涕一把眼泪地说着辛酸史，说他

已经戒了酒，再也不乱打人 ，而且

他和妈妈没有离婚，从法律上来说，

他们还是夫妻。还说，妈妈这个情

况，他可以告她重婚罪。说着，他

还拿出了一本旧相册，上面是十多

年前一家人的照片。相册外面已经很破

旧，里面也翻得稀烂，只有照片还保存

得很完整。

我知道他打着感情牌且有威胁的意

味，看他 60 岁就风烛残年的样子确有

几分可怜，毕竟血浓于水，说到底他

也是我亲爸，现在，我不知道是否要

劝我妈回头。妈妈真的会被告重婚罪

吗？

扫一扫，
看精彩评论

面临家暴，女性要学会求助

十多年后，60 岁父亲要告 55 岁母亲重婚罪

情感专家：肖军
心理、婚恋咨询师，
著有《婚恋中的情
商训练法则》等

文 / 任蓉华
红梅在小区门口的副食部买东西时，

李阿姨凑过来悄声说：“闺女，又好久没

见你回来了，你爸一个人也不容易，无论

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得多理解他！”接着，

李阿姨告诉红梅一个在她看来不算“光彩”

的消息：父亲经人介绍找了个老伴儿。红

梅没有想象中的恼火，只是猛然间感觉自己

亏欠了父亲太多，平时常以工作忙为借口，

很少去关心形单影只的他。母亲过世已经

七年了，七年前的那段往事依旧历历在目。

母亲外出买菜时，毫无征兆地一个趔

趄摔倒在地，送入医院被诊断为重度脑血

栓，在床上昏迷了将近两年时间。两年间，

父亲整日整夜地守侯在她的床前，红梅每

次去看望母亲，总能见到父亲捧着饭碗，

像喂孩子一样，先在自己嘴里试试热凉，再

一口口将饭送到她嘴里。这要搁在以前，简

直难以想象，父亲是一名从部队转业的老兵，

是母亲眼里的“大老粗”，连自己都不会照顾，

更别提对他人体贴入微了。

医生说，身体没有知觉，主要是因为大

脑失去了反应。父亲便信心满满地，不厌其

烦地给母亲讲幽默笑话，讲家长里短，讲

陈年旧事。在父亲的悉心照料下，母亲终

于醒了，但依旧瘫在床上，脾气也变得异常

暴躁，常对父亲无理指责，甚至破口大骂。

每逢此时，父亲总是一笑了之，再不行就默

默走开，没有露出过一丝厌烦。母亲常急躁、

茫然地反复问：“我还能下地走路吗？”父

亲接得很快：“当然能！你忘了那年我的腿

被车碾断时，你咋说的？你说要给我当一辈

子的拐杖。我还要拄着‘拐杖’周游世界呢！”

每每此时，红梅都会背过脸去偷偷抹泪，

听着母亲在床上傻傻地笑。

母亲最终没能成为父亲的“拐杖”，半

年后，在一个秋风萧瑟的午后去世了。性格

本就内向的父亲，自此以后，更是变得沉默

寡言了，他常独自在公园的一角坐上几个小

时，那里是他与亡妻初遇的地方。想到这里，

红梅羞愧不已，她打定主意一定要帮父亲

促成这件事儿，否则难以安心。

再次见到父亲时，红梅笑着问他：“爸，

听李阿姨讲，您找了一个老伴儿？”父亲有

点愤愤地说：“就她舌头长！”红梅又问：

“您怎么不早告诉我呀?”父亲挠挠头，尴

尬地笑笑：“我怕给你丢人，一直在犹豫。”

红梅连忙应道：“怎么会呢，只要您能幸福，

女儿绝对支持您！”父亲听后有些激动，握

着红梅的手说：“我的好女儿呀！真高兴你

能理解！可是你……你薛阿姨的女儿好像也

不太同意我们交往，估计够呛了。”

红梅冲父亲一笑，掏出手机，拨通号

码说:“上来吧，上来瞧瞧咱们家的老爷子！”

父亲一脸疑惑，红梅平静地告诉他：“薛阿

姨的女儿就在楼下，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不

但同意你们的婚姻，我们还要给薛阿姨当

伴娘呢！”刹那间，父亲老泪纵横，红梅赶

紧帮他擦掉，打开房门，一起笑着迎接他

的另一个女儿。

爱情小说——

成全父亲的“老来缘”


